
阿
公
的
日
曆                   

亞
卉 

年
已
經
過
了
，
我
們
還
沒
有
把
日
曆
拿
回
去
給
阿
公
。 

爸
媽
每
年
在
年
尾
時
都
會
去
要
份
日
曆
，
帶
回
去
給
住
在
鄉
下
的
阿
公
。
這
次
因
爲
諸

多
雜
事
耽
誤
了
。 

車
在
房
子
前
面
停
下
來
，
我
望
向
屋
内
，
看
到
在
屋
内
坐
著
的
老
人
，
正
透
過
窗
戶
的

老
舊
玻
璃
凝
視
著
外
面
發
生
的
事
情
。
但
直
到
我
提
著
大
包
小
包
的
東
西
進
去
叫
聲
「
阿

公
！
」
時
，
他
仍
沒
有
認
出
我
來
。
隨
後
進
來
的
爸
爸
他
倒
是
馬
上
就
認
出
來
了
，
移
著
小

碎
步
走
過
來
，
臉
上
好
像
還
是
原
來
的
表
情
，
但
周
遭
的
空
氣
忽
然
變
得
鮮
明
奕
奕
起
來
。 

我
環
視
屋
内
，
一
副
嶄
新
的
日
曆
正
正
的
挂
在
牆
壁
上
，
不
顯
眼
的
角
落
還
有
一
份
月

曆
。
阿
公
說
因
爲
年
就
到
了
還
等
不
到
日
曆
，
只
好
叫
親
戚
去
別
處
拿
一
份
來
用
。  

爸
趕
快
將
帶
來
的
日
曆
拆
開
呈
上
。
是
最
普
通
的
那
種
日
曆
，
薄
薄
的
紙
面
光
滑
得
像

是
有
層
蠟
打
過
、
頁
面
分
成
上
下
二
半
，
上
面
是
大
大
的
阿
拉
伯
數
字
、
下
面
印
著
大
大
的

工
廠
名
號
，
怎
麽
看
都
與
牆
上
挂
的
差
不
多
少
，
頂
多
字
大
點
而
已
。
但
阿
公
看
著
手
上
那

份
日
曆
，
露
出
笑
容
，
彷
彿
終
于
又
遇
到
老
朋
友
似
般
的
開
心
。  

爸
將
日
曆
換
上
，
撕
掉
兩
頁
。
阿
公
問
：
「
今
天
二
號
了
嗎
？
」
我
看
了
下
原
來
那
份

日
曆
，
是
二
日
沒
錯
。  

阿
公
想
為
那
份
換
下
來
的
日
曆
找
出
路
，
問
我
們
用
不
用
。
阿
公
愛
用
日
曆
更
甚
於
月

曆
，
因
爲
一
天
撕
一
張
，
不
會
弄
錯
日
期
，
月
曆
一
張
裏
有
三
十
、
三
十
一
格
，
要
記
得
今

天
是
哪
格
這
個
額
外
的
記
憶
對
老
人
家
來
説
已
經
是
個
負
擔
，
輕
微
的
帕
金
森
症
使
阿
公
瞬

間
即
忘
眼
前
事
。  

有
次
阿
公
去
領
老
人
年
金
，
辦
理
人
員
問
他
：
「
阿
伯
，
你
不
是
早
上
剛
來
領
過
了

嗎
？
」
「
噢
，
我
來
領
過
了
嗎
？
」
阿
公
就
又
回
家
了
。  

我
不
去
多
想
，
阿
公
撕
日
曆
時
，
是
否
也
會
如
此
，
心
裏
老
惦
記
著
每
天
要
撕
日
曆
，

卻
忘
了
自
己
今
天
是
否
已
經
撕
過
，
所
以
過
不
多
時
再
去
撕
一
張
，
導
致
到
最
後
還
是
弄
不

清
楚
今
夕
是
何
夕
。
其
實
，
今
天
是
何
日
對
個
過
目
即
忘
的
老
人
家
來
説
，
也
許
不
再
那
麽

重
要
。
日
曆
之
於
阿
公
，
可
能
已
不
在
於
報
日
的
功
用
，
而
是
在
一
切
可
能
將
逐
漸
忘
卻
的

日
子
裏
，
陪
伴
著
他
履
行
生
命
永
恒
的
規
律
。 



生
活
中
的
釣
魚
高
手             

潘
文
山 

電
影
「
釣
魚
高
手
」
劇
情
中
的
故
事
，
述
說
著
二
位
釣
魚
高
手
在
魚
池
邊
一
起
垂

釣
時
，
各
展
身
手
的
一
些
事
蹟
及
感
人
的
情
節
。
這
故
事
真
實
地
在
我
朋
友
阿
南
的
生

活
中
上
演
。 

阿
南
和
一
位
朋
友
在
池
畔
垂
釣
，
不
用
多
久
的
時
間
兩
人
都
大
有
收
穫
，
這
時
來

了
七
、
八
個
遊
客
，
當
這
些
遊
客
看
到
阿
南
他
們
二
人
釣
魚
竟
是
如
此
簡
單
，
於
是
這

些
遊
客
也
加
入
釣
魚
的
行
列
。
沒
想
到
，
卻
事
與
願
違
。 

 

一
段
時
間
過
去
了
，
這
些
遊
客
似
乎
都
沒
有
什
麼
收
穫
，
於
是
有
的
開
始
抱
怨
自

己
的
運
氣
差
，
倒
是
對
阿
南
他
們
深
感
羨
慕
。
其
中
一
位
遊
客
便
來
請
教
阿
南
。
阿
南

便
提
出
約
定
，
如
果
有
收
穫
要
分
給
他
，
他
才
願
意
教
他
們
如
何
垂
釣
。
這
些
遊
客
經

過
協
商
後
同
意
，
於
是
阿
南
開
始
一
個
一
個
細
心
的
教
導
它
們
如
何
掌
握
技
巧
，
一
開

始
沒
什
麼
太
大
難
度
，
這
些
遊
客
似
乎
還
能
馬
上
學
會
。 

 

這
時
阿
南
的
朋
友
在
旁
邊
暗
暗
的
偷
笑─

─

阿
南
這
次
是
賠
定
了
。
阿
南
的
朋
友

生
性
孤
僻
，
並
不
喜
歡
與
人
相
處
也
不
願
意
教
導
別
人
釣
魚
的
技
巧
。
相
反
地
，
阿
南

生
性
活
潑
、
熱
心
、
開
朗
，
喜
歡
與
人
相
處
，
根
本
不
會
在
乎
得
與
失
，
也
沒
有
想
過

教
他
們
會
有
什
麼
回
報
，
而
當
初
提
出
這
樣
的
約
定
，
只
是
希
望
能
化
解
他
們
心
中
的

羞
意
。 

 

一
段
時
間
過
去
後
，
遊
客
似
乎
開
始
掌
握
技
巧
、
有
了
收
穫
。
隨
著
信
心
的
增

加
，
大
家
越
來
越
陶
醉
於
釣
魚
的
樂
趣
中
。
最
後
，
出
乎
意
料
的
，
大
家
也
都
學
會
了

如
何
垂
釣
。
更
意
外
的
是
，
阿
南
把
遊
客
約
定
給
的
魚
和
之
前
所
釣
的
魚
放
回
魚
池
，

總
數
竟
然
和
阿
南
的
朋
友
相
差
不
多
，
而
阿
南
不
只
是
得
到
歡
樂
，
更
結
交
了
一
群
朋

友
。 

 斯
賓
塞
．
約
翰
遜
：
「
人
的
成
功
是
個
性
的
成
功
。
」
個
性
大
多
不
是
與
生
俱

來
，
是
需
要
經
過
薰
陶
後
才
能
形
成
的
。
令
人
感
到
驚
訝
是
，
培
養
積
極
之
個
性
的
真

正
障
礙
，
乃
是
對
自
己
所
抱
持
的
錯
誤
概
念
；
而
令
人
鼓
舞
的
是
，
當
你
幫
助
別
人
獲

得
成
功
之
後
，
自
然
會
在
助
人
為
樂
之
餘
得
到
回
饋
。 

  



桂
花
雨                 

琦
君 

中
秋
節
前
後
，
就
是
故
鄉
的
桂
花
季
節
。
一
提
到
桂
花
，
那
股
子
香
味
就
彷
彿
聞

到
了
。
桂
花
有
兩
種
，
月
月
開
的
稱
木
樨
，
花
朵
較
細
小
，
呈
淡
黃
色
，
臺
灣
好
像
也

有
，
我
曾
在
走
過
人
家
圍
牆
外
時
聞
到
這
股
香
味
，
一
聞
到
就
會
引
起
鄉
愁
。
另
一
種

稱
金
桂
，
只
有
秋
天
才
開
，
花
朵
較
大
，
呈
金
黃
色
。
我
家
的
大
宅
院
中
，
前
後
兩
大

片
曠
場
，
沿
著
圍
牆
，
種
的
全
是
金
桂
。
唯
有
正
屋
大
廳
前
的
庭
院
中
，
種
著
兩
株
木

樨
、
兩
株
繡
球
。
還
有
父
親
書
房
的
廊
簷
下
，
是
幾
盆
茶
花
與
木
樨
相
間
。 

小
時
候
，
我
對
無
論
什
麼
花
，
都
不
懂
得
欣
賞
。
儘
管
父
親
指
指
點
點
地
告
訴

我
，
這
是
凌
霄
花
，
這
是
叮
咚
花
，
這
是
木
碧
花…

…

我
除
了
記
些
名
稱
外
，
最
喜
歡

的
還
是
桂
花
。
桂
花
樹
不
像
梅
花
那
麼
有
姿
態
，
笨
笨
拙
拙
的
，
不
開
花
時
，
只
是
滿

樹
茂
密
的
葉
子
，
開
花
季
節
也
得
仔
細
地
從
綠
葉
叢
裏
找
細
花
，
它
不
與
繁
花
鬥
豔
。

可
能
是
桂
花
的
香
氣
味
，
真
是
迷
人
。
迷
人
的
原
因
，
是
它
不
但
可
以
聞
，
還
可
以

吃
。
「
吃
花
」
在
詩
人
看
來
是
多
麼
俗
氣
。
但
我
寧
可
俗
，
就
是
愛
桂
花
。 

桂
花
，
真
叫
我
魂
牽
夢
縈
。
桂
花
是
糕
餅
的
香
料
。
桂
花
開
得
最
茂
盛
時
，
不
說

香
聞
十
里
，
至
少
前
後
左
右
十
幾
家
鄰
居
，
沒
有
不
浸
在
桂
花
香
裹
的
。
桂
花
成
熟

時
，
就
應
當
「
搖
」
，
搖
下
來
的
桂
花
，
朵
朵
完
整
、
新
鮮
，
如
任
它
開
過
謝
落
在
泥

土
裹
，
尤
其
是
被
風
雨
吹
落
，
那
就
濕
漉
漉
的
，
香
味
差
太
多
了
。
「
搖
桂
花
」
對
於

我
是
件
大
事
，
所
以
老
是
盯
著
母
親
問
：
「
媽
，
怎
麼
還
不
搖
桂
花
嘛
？
」
母
親
說
：

「
還
早
呢
，
沒
開
足
，
搖
不
下
來
的
。
」
可
是
母
親
一
看
天
空
陰
雲
密
布
，
雲
腳
長

毛
，
就
知 

道
要
「
做
風
水
」
了
，
趕
緊
吩
咐
長
工
提
前
「
搖
桂
花
」
，
這
下
，
我
可
樂
了
。
幫
著

在
桂
花
樹
下
鋪
篾
簟
，
幫
著
抱
桂
花
樹
使
勁
地
搖
，
桂
花
紛
紛
落
下
來
，
落
得
我
們
滿

頭
滿
身
，
我
就
喊
：
「
啊
！
真
像
下
雨
，
好
香
的
雨
啊
！
」 

桂
花
搖
落
以
後
，
全
家
動
員
，
揀
去
小
枝
小
葉
，
鋪
開
在
簟
子
裹
，
曬
上
好
幾
天

太
陽
！
曬
乾
了
，
收
在
鐵
罐
子
裹
，
和
在
茶
葉
中
泡
茶
，
做
桂
花
滷
，
過
年
時
做
糕

餅
。
全
年
，
整
個
村
莊
，
都
沉
浸
在
桂
花
香
中
。 

我
回
家
時
，
總
捧
一
大
袋
桂
花
回
來
給
母
親
，
可
是
母
親
常
常
說
：
「
杭
州
的
桂

花
再
香
，
還
是
比
不
得
家
鄉
舊
宅
院
子
裹
的
金
桂
。
」 

於
是
我
也
想
起
了
在
故
鄉
童
年
時
代
的
「
搖
花
樂
」
，
和
那
陣
陣
的
桂
花
雨
。 


